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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与新中国水运事业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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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大量苏联专家来华援助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开展。本文以新中国水运

业为研究对象，首次挖掘交通部、央企档案，通过调研访谈等，揭示苏联专家对新中国水运业产生的影响。在新中国

水运业各个领域，从规划建制到具体的港口建设、劳动管理、培养人才等，从技术设备的引进、管理模式和新体制的

创立与运行等，均能看到苏联专家影响之所在。其影响全面而深刻，不仅从技术、管理、工程等微观层面传递苏联较

先进的经验与技术，而且对计划经济的行业体制建立等宏观层面以及人才培养等长期层面都进行了具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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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新中国刚成立时，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制

定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坚定地站在以苏

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1950 年，《中苏友

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苏两国关系向着良性

方向发展。当时的苏联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工业

化成就，其模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诸多新兴国

家学习和模仿。基于此，一方面鉴于国际形势的

影响，另一方面采取指令性计划管理社会经济生

活，能够使经济基础薄弱、物质条件有限的新中国

集中有限资源快速建立起工业基础。学习苏联模

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为新中国的

现实选择。
1953 年，中苏签署《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

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此后，在华苏联专

家人 数 持 续 增 长［1］( P306)。一 五 期 间 ( 1953—
1957) ，苏联派华专家 3000 多名，援助新中国工业

领域 156 个项目( 简称“156 项工程”) 。在苏联

的援助下，新中国初步形成门类较完整的基础工

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框架，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

业化起步基础，同时在中国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
关于苏联援华及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一研究议题，

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对苏联专家的研究

最有代表性的是沈志华所著《苏联专家在中国:

1948—1960》一书［2］。该书揭示了许多以往不为

人所知的细节。正如作者所言，人们常常听说和

比较熟悉的是苏联帮助中共编制经济计划的情

况，“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就是苏联专家在中

方人员的协助下制定的。其实，计划经济体制的

建立绝不仅仅是经济部门，而是渗透到国家体制

内的各个行业，包括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所有

部门”。苏联大规模对华经济援助这段历史，“中

国的经济史研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

种种原因，人们普遍低估了这一过程的历史意

义”［2］( P152、161—162)。尽管苏联专家带来的影响，既

有积极因素，也曾产生过不少弊端，但毫无疑问，

苏联对于新中国的建设产生过重要影响［3］。以

往的研究缺乏对具体行业的呈现，故此难以了解

某一行业中组织机构与计划体制的建立过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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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与企事业单位的运作机制、工程建设、人才

培养等具体细节。
新中国水运行业，同其他经济建设部门一样，

深受苏联的影响。苏联专家的作用及影响遍及当

代中国水运建设的各个领域，因其行业的专门性，

以往对于这一行业中苏联专家的所作所为知之甚

少①。笔者首次挖掘交通部档案馆以及中交天津

航道局、中交上海航道局、中交水规院等中央企业

档案馆，并走访资深专家，力求再现苏联专家援助

当代中国水运事业建设这段鲜为人知的重要历

史，并揭示其独特价值与历史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限于国际形势，可资交流与学

习的只有苏联②，而苏联在水文、港工等方面确实

有所专长，并建有专门的学校，如列宁格勒水运工

程学院、列宁格勒水文气象学院等。近代以来，中

国水运建设虽有所进展，但新中国成立时并未形

成专业水运建设人才队伍③，水运建设技术也较

缺乏，水运管理经验不足［4］( P9)。在苏联的援助

下，新中国的水运建设事业稳步发展，“一五”计

划期间，国家在水运建设上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总

额的 2．1%，水路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平均每年递

增 24．6%和 23．3%，是同期工业、农业总产值递增

率的几倍［4］( P11)。

二、交通部聘请苏联专家，

确立中央统筹的水运管理体制

交通部聘请苏联专家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

中国成立之前。1948 年东北全境解放前夕，中共

即开始着手恢复经济建设工作，并向苏联提出帮

助制定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请求派技术干部

过来。彼时苏联交通部副部长在是年 6 月带领多

名工程师等技术人员来到东北，帮助修复机械设

备等［5］( P85—86)。水运及其建设领域在新中国成立

后由交通部管理。在各行各业学习苏联的过程

中，交通部强调向苏联学习应集中在行政管理与

科学技术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在各次会议上反

复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的重要性以及聘用苏联技术

专家［6］( P70—71)。其主要形式有三种: 第一，集中提

出问题请苏联专家作报告; 第二，组织技术人员与

苏联 专 家 座 谈; 第 三，请 苏 联 专 家 到 现 场 指

导［6］( P145)。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水运行业基础薄弱，更缺

乏相应的水运管理机构与管理经验。1949 年 10
月 12 日的华北区航务报告提出，“中央政府成立

后，全国航务应组织统一管理机构( 包括航政管

理建设及运输) 与海关市政等单位明确分工，以

期提高工作效率”［7］( P723)。1949 年 11 月 1 日，中

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成立，章伯钧为首任部长。同

月，聘用苏联专家阿连达耶夫任交通部公路、桥梁

首席顾问。此后聘请的航务工程方面的专家有赫

量士车夫、苏曼诺夫等计划及内河专家［6］( P70—71)。
1949 年 11 月 19 至 12 月 27 日，交通部召开首届

全国航务公路会议，明确提出要学习苏联经验:

“中国的交通建设，主要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如业

务技术的组织与行政的管理。”［8］并决定在交通

部下设航务总局及国营轮船总公司，负责领导航

务建设、管理与航运工作，至此统一全国航政与航

运［7］( P775)。1950 年 3 月 12 日，政务院发布《关于

1950 年航务工作的决定》，再次明确由交通部组

织水运生产，确立全国的航务管理体制，在交通部

下设航务总局及国营轮船总公司，负责领导航务

建设、管理、航运工作等［7］( P775)。交通部 1950 年

工作总结明确指出，“中央交通部尚未建立专门

对私营行业管理的机构专门来领导和整顿私营行

业的工作”［6］( P33—37)。由上可知，当代中国水运体

制的确立，一开始就深受苏联影响，学习苏联建立

起水运行业的管理体制，成为新中国水运业的一

大显著特点。
苏联专家对当代中国水运行业管理体制的影

响，首先表现在机构设立方面。苏联专家巴雪维

奇来华后积极开展工作，他指出水运、航运建设的

重要意义在于，“海运对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对

巩固国家威力和国防能力都具有巨大的意义; 海

上运输是交通网的重要环节，在对外贸易方面更

022

河北学刊 2021·2

①
②

③

对于中国水运建设中苏联专家的援助，交通部行政史以及航务工程局局史中稍有提及。

据笔者统计 1955—1979 年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人员出国往来情况，20 余年间为数不多的交流主要是去第三世界参与援助工

程，直到 1976 年，中国与日本、欧美的交流才逐渐开启。

据 90 岁高龄的水运专家李澈回忆说，新中国成立时缺乏专业的水运建设人才，她于 194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工程系，1951 年

调入天津塘沽新港工程局，1979 年 9 月至 1983 年 5 月任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副局长( 访谈记录，2018 年 11 月 30 日，天津) 。



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港务局不仅是一个管理

机构，而且也是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假使存在着港

管航的思想，那么就会把船舶的运转率‘管’住

了”［9］( P71)。在他的建议和帮助下，东北航政总局

改为航务总局，从单纯的行政管理向经营海运运

输转变。1951 年 3—4 月，交通部召开第二届全

国航务会议，苏联专家在会上就海运工作做了报

告。在巴雪维奇的建议下，交通部决定分别建立

统一的航务机构［9］( P71—72)。此次会议决定，按照

港航统一管理的原则，交通部撤销航务总局和中

国人民轮船总公司( 前身为国营轮船总公司) ，分

设海运总局、河运总局和航道工程总局，实行沿海

与内河分区统一管理的体制。由此，全国沿海港

航 30 余处机构得以合并，统一了全国的海上运输

工作，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海运领导机构。1952 年

12 月 27 日，交通部决定将交通部航道工程总局

改为航务工程总局，下设筑港工程、设计、疏浚、打
捞四个公司。至此，在初创水运管理体制的同时，

交 通 部 建 立 起 规 模 巨 大 的 航 务 直 属 系

统［10］( P54—55) ，标志着全国水运建设系统初 步 形

成。
在建立水运管理体制的同时，交通部积极聘

请苏联技术专家来华指导工作。所聘请的苏联专

家为数不多，1956 年 8 名，期满回国 4 名，换聘来

部 4 名［11］。1957 年 8 名，是年 8 月回国 4 名，其

余 4 名为运输管理、航道、港工、修船等专业［12］。
1956 年，苏联专家帮助交通部审查交通运输的长

远计划与组织机构，开展水运和公路的科学研究

工作，协助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船舶定型方

案，黄河、淮河、海河、不劳河等河流的航运规划，

湛江港建港、广州船厂和裕溪口港的设计及汉口、
南京等港的远景规划［11］。1957 年，交通部考虑

到有些专家工作期满后续聘没有可能，要求“在

做工作规划时，把某些重要的薄弱的工作环节列

入计划，把不会的项目抓紧学习”［12］。
为充分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交通部不断完

善聘请专家工作制度。1953 年，交通部颁发《对

于顾问同志工作联系上几项规定》［13］。1954 年，

交通部再次就《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

作用的 几 项 规 定》作 出 指 示，要 求 除 仍 由 各 局

( 司、处、室) 继续认真执行 1953 年规定外，根据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

定》的精神，再作 11 条指示，包括: 在部内成立专

家工作室，由专职干部负责专家工作; 专家工作每

季进行总结，并做下一季度计划; 由专职人员负责

帮助专家制定工作计划; 各单位凡起草业务上的

重要文件、法规、定额等，先征求专家意见; 各局除

发布 重 要 文 件、法 规，均 应 征 求 专 家 意 见，等

等［13］。1957 年，交通部《关于使用外国专家及建

立工作联系的规定》指出，部长在工作需要时，可

以随时约见专家组长及其他专家; 副部长每两周

同专家会面，介绍工作情况、今后安排，并就业务

技术方面重大问题征求专家意见; 由一名副部长

负责专家组计划、专家的聘任等问题。从上述规

定可知，交通部制定并建立起详细而具体的专家

工作方案，形成严格的专家工作机制，确保专家能

够对水运行业发挥具体且有效的作用。

三、参与具体工程建设，传授技术经验

苏联专家亲自指导、参与了当代中国水运工

程建设，并深入到航道、港口、河口等一线工程建

设场地。1950 年 1 月 1 日，刘少奇在就交通部所

请苏联专家有关事宜给张锡俦的信中要求，“交

通部所请的四位苏联专家及两位翻译，如果均已

到东北，请你即以我的名义要求史屠格诺夫同志

去电请来，并使河流港口专家尽可能于 1 月 4 日

左右到南京参加交通部的一个会议”［14］( P168)。刘

少奇信中所提到的南京会议，主要涉及南京长江

浦口码头的抢修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浦口码

头因年久失修，坍圮严重。1950 年，交通部组成

浦口码头抢修工程委员会，在整治方案上，部分中

国专家与苏联专家的意见不一。苏联专家提出以

整流为主，挖泥 600 万立方，还曾建议将 1000 立

方米吹泥船“海鲸”号进厂改装成为能自挖自吹

吸扬式挖泥。在挖泥的过程中，苏联专家对挖泥

船“建设号”的吸泥方法进行改善，达到一夜挖泥

35000 立方的工作量，有效保证了在洪水前夕完

成预定工作指标。江道挖深后，主流不再冲刷北

岸，浦口码头也停止坍塌［15］( P190)。1950 年 1 月

21 日，苏联专家茹可夫、巴雪维奇在交通部副部

长季方 陪 同 下，到 上 海 帮 助 港、航 单 位 开 展 工

作［16］。
1956 年，交通部举行全国交通技术座谈会

议，参加这次座谈的大部分是各类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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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听取广大技术人员对水运技术改造的意

见”，在水运组举行的座谈会中，交通部和大连海

运学院的苏联专家共 6 人应邀出席。“六位苏联

专家都在会上发了言，并且都参加了小组活动，特

别是舒立平专家差不多每次小组会都参加”［17］。
1957 年，交通部“技术人员同专家研究讨论问题

的空气也有所增长”［12］。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水

运行业学习苏联技术经验的热情高涨，工作进展

顺利。
其一，在水运设计方面，接受苏联专家授课指

导、手把手传授设计经验。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

院于 1958 年组建，此后建制屡经变迁，1964 年以

前主要负责组织标准、规范、设计等编制工作，制

定有关设计业务工作的规章制度，设计方面经验

交流总结，承担设计工作及援外港口工程和其他

水运工程的设计等［18］( P1—3)。水运规划设计院聘

请相关苏联专家，如所聘请苏联专家列别捷夫，其

专长是港口装卸机械设备，于 1958 年 9 月来华。
当时，国内急需解决装卸机械设计方面的问题，

1959 年 4 月，水运规划设计院邀请全国港口部分

机械设计人员 35 人来京，在列别捷夫的指导下

“边设计，边学习，边提高，来培养这方面的设计

力量”。当时因为列别捷夫的聘期于 1959 年 9 月

结束，“我国目前又无自己的港口装卸机械设计

专家，难以承担技术指导和培养这方面技术力量

的重任”，水运规划设计院特意向交通部请示，请

求延长专家聘期，最终获准延长一年［19］。水运规

划设计院为每名苏联专家至少配备工程师 2—3
人，形成全组 8—10 人的队伍。通过苏联专家手

把手传授，中国工程师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得到了

锻炼与提升。与此同时，水运规划设计院将苏联

水运工程专家罗卡契夫萨基可夫有关港口、水运

工程相关的谈话整理印刷，供水运工程人员学

习［20］。
其二，在港口设计与规划方面，苏联专家参与

了武汉港、佳木斯港、塘沽新港扩建工程、莺歌港、
武汉船厂及八所港第一期工程的设计［13］。1952
年 12 月，苏联专家沙士可夫前往烟台港考察，为

改进 烟 台 港 口 客 运 设 施 提 出 具 体 建 议［21］( P3)。
1955 年，新中国成立后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个

现代化港口———湛江港建设前，苏联曾表示愿意

援建，建议采用顺岸式码头，可代为设计。1957

年，港口专家阿尼金在对上海港考察后指出，上海

港不仅是中国最大港口也是全球最大港口之一，

并对上海港的发展提出 11 条建议，包括港口装卸

工艺实行机械化，新技术分批进行，最大程度利用

已有设施，港口专业区的科学划分，编制规划，等

等［22］( P146—147)。这些建议对于认识当时上海港的

地位及具体港口建设与管理具有十分现实的意

义。1958 年开始建设的江苏徐州万寨港，由苏联

专家帮助设计，后因中苏关系破裂而于 1961 年停

建［23］( P584)。1959 年开工建设的武钢工业港，港区

规模为新建钢铁码头 3 座，煤炭码头 4 座，工业港

工 程 由 苏 联 列 宁 格 勒 运 河 设 计 院 承 担 设

计［24］( P68)。
其三，在航道工程方面，对于长江三姓浅滩、

松花江三姓浅滩、川江青滩的整治工作，苏联专家

或帮助研究分析问题，或给出设计、施工方案。对

于哈尔滨船厂的防汛堤、巴彦码头防护工程、佳木

斯船坞位置等，苏联专家“给予了细致和具体的

帮助”［12］。
其四，在筑港工程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历

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自行改建完成的深水海港港

口———塘沽新港的建设，也离不开苏联专家的指

导。1951 年 8 月 25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

布修建塘沽新港的命令。1952 年，苏联专家罗曼

诺夫、沙士可夫到港口帮助改进吸泥技术和船工

操作方 法，在 工 人 的 实 践 下，使 得 排 泥 浓 度 由

20%提高至 30%，挖泥船的工作时间超过了以往

的 16 个小时，达到 18—21 小时。塘沽四号挖泥

船每小时挖泥量由 350 立方提高至 709 立方。疏

浚主航道的挖泥船———“建设号”因受原来挖泥

办法及航道的影响，不能发挥工作效能，苏联专家

克尔梅克夫提议，采用顺流挖泥，挖泥的工作时间

得以增加，挖泥工作计划提前完成。在第一号码

头的设计中，原方案为码头前水深零下 6 米，建设

费用预计 320 亿元，若是改建原有码头需 160 亿

元，且需耗时一年以上。经沙士可夫研究，可让万

吨船靠 岸，此 方 案 节 省 了 建 设 成 本，缩 短 了 工

时［15］( P190—192)。1952 年 10 月 17 日，交通部部长、
塘沽建港委员会主任委员章伯钧和北京市副市长

吴晗等出席塘沽新港典礼，曾经参加指导、帮助塘

沽新港建设的前苏联专家巴希维奇等也出席典

礼［10］( P47)。1958 年，秦皇岛聘请苏联海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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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工程专家亲临指导［25］( P96)。在青岛第一、第

二码头的整修过程中，苏联专家沙士可夫提出利

用原有岸壁，抽出码头壁下木桩群内部的部分填

沙，灌注以块石混凝土，此方法大大节省了建设成

本［15］( P191—192)。在大连，码头沉箱内靠外壁部分，

根据苏联专家建议修改计划后，降低了成本。在

海南，八所港防波堤的断面工程施工，采用了苏联

专家意见［11］。
其五，在修造船厂与船舶设计方面，苏联专家

参与过多家船厂的建设。1953 年 6 月 4 日，中苏

两国在莫斯科签订“六四协定”，规定中国船厂建

造期间苏联派遣技术专家给予指导，中国造船人

员可在苏联工厂进行培训。此后，苏联专家在武

汉、芜湖、上海、广州等地进行调研，又派专家到船

厂进行调查。1952 年，决定在葫芦岛筹建中国第

一造船厂，苏联运输部和重型机械部于 1953 年派

员前来帮助设计造船厂。1955 年，苏联派设计主

任工程师和动力、造船、地质工程师等六位专家前

来起草设计计划。同年，此造船厂被纳入“一五”
期间苏联与东欧援建的中国 156 项重点建设项目

之一①。1958 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新疆交通厅

在伊犁成立造船厂［26］( P473)。
1956 年，苏联专家在船舶设计方面帮助改进

了许多重要设计，如改正了川江客轮货轮船体线

型，对中国内河造船工业技术给予必要帮助［11］。
1957 年，苏联专家具体指导 800 匹马力沿海拖轮

的设计、举力 1200 吨的浮船坞设计工作。对船坞

设计的选定方案、排水量计算、坞内装置管系布置

及强度计算方面均进行指导，使中国船舶设计人

员实际上掌握了浮坞设计方法。对于相关集中的

问题，苏联专家归纳后写成文章，以供中方技术人

员使用。在修船方面，主要是专家到当地厂去解

决问题，对于隶属交通部较大的厂———上海修船

厂，专家曾驻厂半年［12］。专家到上海修船厂后，

通过开座谈会，请专家作主题为“生产工艺准备

工作”“生产设计文件准备”等报告。还介绍了苏

联船厂的“船舶坞修规程”，并以“和平 1 号”大修

轮为典型，具体帮助中方工程师编制坞修工程进

度表，并帮助工艺科编制坞修工程项目表。船厂

的许多制度在专家建议下，一项项得以简化［12］。

其六，在港口机械设备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为

适应港口机械设备的生产需要，交通部与长江航

务管理局研究后决定，将原来基础条件较好的

“白莲泾修船厂”改建为港口机械制造厂②。该项

改建工程计划共投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在苏联援

建下分三年完成，预计于 1962 年底完工。同时，

将上海海运局原属上海鸿翔兴船舶修造厂并入

“白莲泾修船厂”。上述议案于 1959 年 11 月 26

日由交通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后报请国家计划委

员会。在得到同意后，1960 年 1 月，交通部正式

将“白莲泾修船厂”改称“白莲泾港口机械制造

厂”，仍属长江航运管理局管理，主要从事港机制

造并兼顾修船。2 月 15 日，长江航运管理局正式

发函，将“白莲泾港口机械制造厂”改为“上海港

口机械制造厂”。自此，中国正式拥有了制造港

口机械的专门工厂［27］。在改建工程中，正值中苏

关系陷入冰点，苏联专家全部撤离。但 1960 年该

厂在苏联专家撤离、图纸缺失的情况下成功试制

出中国第一台 5 吨门机，自此上海港机厂成为中

国首个专门制造港机产品的企业。

除了实践学习外，交通部还组织各类学习，请

苏联专家做专题报告。比如，请专家讲伏尔加河

管理方法，传授经验，帮助中方学习如何正确管理

航道工作。专家所做报告，如“港址选择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港口总平面设计的基本原理”等从

港工设计理论方面给予指导［12］。关于航标部门，

则详细介绍河流航标、船闸标志、渡轮进口标志、

经济航道标志等。

除了大量的技术援助之外，在水运行业，苏联

的工作方法相继被引进和学习。1950 年代初，苏

联工业工程师郭瓦廖夫总结出一套实现操作合理

化的方法。中国工业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推

广应用此工作法，并结合各行业的具体特点，推出

了许多新的操作方法和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水运疏浚行业在技术操作上仍然要依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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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整风运动开始后，该项目被列为缓建项目，1958 年又开始建设。参见安保权《渤海造船厂建厂简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锦西市葫芦岛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葫芦岛文史资料》第 5 辑，1994 年。

上海港机厂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 1885 年成立的公茂机器造船厂，1960 年改建为交通部上海港口机械制造厂，专门研究、开发、

设计、制造港口起重装卸大型成套机械设备，后并入上海振华重工(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强度的办法。为了改变这种落后局面，1951 年 7
月，天津航道局浚挖队开始有重点地推行苏联

“郭瓦廖夫工作方法”。管委会首先组织员工正

确认识和理解这一方法，让员工中操作此法较好

者切分工作步骤，然后明确规格，最后把好的操作

方法和规格要求集中起来并总结为具体工作方

法。

四、帮助建立行业规章制度与管理条例

此外，苏联专家对行业中的管理方式提供了

许多具体改进建议，有助于在行业中建立科学的

管理方式。而且，“一开始就强调国家计划的严

肃性与组织检查的重要性———除了制定成套的条

例规章，建立各级机构外，还具体教授如何填写表

格、计算生产总值、审定技术经济定额、综合各部

门计划、搞物资平衡等等”［28］( P753—754)。
在海运、河运业务的管理方面，1951 年交通

部印 制《苏 联 专 家 关 于 船 舶 运 输 工 作 意 见 汇

编》［29］。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起草了“海

港条例”、港务局章程“港航相互关系责任”等规

章草案，并就装卸定额、装卸作业计划、船舶在港

装卸标准及停泊时间计算办法等做了相关报告，

简化了港口业务手续，方便了货主，提高了工作效

率［9］( P71—72)。

五、指导水运学科建设与发展，

帮助培养现代水运建设人才

关于苏联专家与当代中国各学科建设与发

展，以往学术界已有所关注，具体到水运行业则少

有研究。事实上，苏联专家的言传身授不仅体现

在水运企、事业单位中，还体现在水运建设专业的

建立与人才培养方面。在向苏联派留学生期间，

前往列宁格勒水运工程学院、列宁格勒水文气象

学院的留学生大多从事交通运输、船舶、水力、港
工等相关专业学习，少数几位还获得副博士、博士

学位。他们回国后，也带回了苏联现代水力、港口

工程技术，成为当代中国水运建设事业的中坚力

量①。苏联专家来中国指导水运学科的设置，在

1952 全国教育系统大规模学习苏联之前的新中

国刚成立时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在交通部首席专家巴雪维奇的建议下，

1950 年东北航海专科学校( 大连海运学院前身之

一) 航务管理系开始招生，学制四年半。其专业

课程如“港口装卸工作组织与机械化”，其教材即

采用杜科尔斯基的《港口装卸工作机械化》( 无中

译本) 和瓦里科夫的《河运装卸工作组织》( 1954

年出版中译本) ［30］。苏联专家沙士可夫对新中国

水运建设贡献很大，当时在水运建设中经常看到

他的身影———他于 1953 年初到中国，后通知其回

国，同年 11 月交通部副部长向国务院领导报告，

请求留下他。1953 年春，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培

训港口建设高级技术人才在北京所开设的港口工

程技术研究班，即聘请沙士可夫授课。当时，天津

塘沽新港筑港工程局技术人员以及即将分配到此

单位的大连工学院港口工程专业、武汉大学水利

专业毕业生均参加培训［31］( P40—44)。后来成为中

科院院士的刘济舟，即参加此次培训［32］( P59)。航

务工程总局将报告整理归纳结集为新中国第一部

港口工程专业论著———《C．A．沙士可夫专家报告

汇编》，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后，组织全国港口

技术人员学习［31］( P40—44)。1954 年，苏联专家卡查

科夫赴大连海运学院执教，组建了第一届研究生

班，其学生为来自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大连海运学

院管理系的教师及编译室的翻译人员。卡查科夫

在培养第一届研究生的过程中系统、完整地介绍

和讲解了航运管理专业的两门专业课之一《港口

装卸工作机械化与组织》，还编写专业课教材，示

范教学环节。改革开放后，《港口装卸工艺》和

《港口生产管理与组织》这两本教材即是以第一

届 研 究 生 班 培 养 的 水 运 学 科 教 师 为 骨 干 编 写

的［30］。
1949 年 4 月建校的大连大学工学院，其水利

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两个本科专业均

创建于此时期［33］。从 1954 年起，大连工学院土

木系先后请来 4 位苏联专家。同年，高等学校院

系调整，苏联专家指导的水利类研究生班由哈尔

滨工业大学调到大连工学院水利系。1952 年，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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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留苏学生的具体研究，详参周尚文等《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据张定邦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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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实验室实践( 访谈张定邦，2019 年 8 月 22 日，北京) 。



照苏联院系模式，全国院系调整后将广西大学、南
昌大学、湖南农学院、江西农学院、武昌中华大学

等水利学科、师生和设备先后调入武汉大学，成立

了武汉大学水利学院。该学院设有农田水利工程

和河川枢纽及水电站建筑两个专业( 原河港专业

调至华东水利学院) ，1958 年时增设治河工程专

业和水利工程施工专业［34］( P185)。1955 年，该校聘

请苏联水利土壤改良专家卡尔波夫、水利工程施

工专家叶菲莫夫和河道整治专家倍什金来校任

教，以及萨多维奇、巴巴诺夫、郭洛什柯夫等来校

讲学［35］( P56)。水运专业及其专门学院建立后，开

始培养水运建设学院派人才，水运建设队伍逐渐

专业化并不断发展壮大①。

六、结 语

回顾苏联专家援助新中国水运建设这段历

史，薄一波曾总结道:“苏联政府提供给我们的援

助，虽不是无偿的，却是真诚的。陈云同志曾经说

过:‘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

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

们一台，我们一台。’……当然国与国之间的经济

关系，应当是互利的。”［36］( P296—301) 具体到水运业，

苏联专家通过指导、参与当代中国水运建设，对中

国港口、航( 河) 运等水运行业的诸多方面均起过

积极作用，从体制的确立到工艺技术、学科设置无

一不深深影响当代中国水运业，对于亟待建设的

新中国发展水运行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在聘请苏联专家方面确实存在一

些无法避免的小问题，比如有的专家工作时间并

不是很多，有的专家擅长领域与中方所需不对口

等［11］。
1950 年代在苏联专家影响下建立的当代中

国水运体制屡经变革，1980 年代大部分事业类单

位转变为水运企业。苏联对于中国水运建设技

术、工艺等方面影响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时期，此

后开始大量引进欧美水运建设技术及管理经验

等②。但是，向苏联学习，引进苏联技术与管理经

验，是中国水运建设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环节，也

是追寻中国水运建设大国之路不可忽略的过程。
苏联专家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在技术、管理、工程

等微观层面传递苏联先进经验与现代技术，而且

在计划经济的行业体制建立等宏观层面以及人才

培养等方面都作了具体、可行的指导，青史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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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iet Expert in the Port and Waterway Industr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Wang Miao，Long Deng－gao
(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After New China was founded，experiences of the Soviet Union were fully accepted． New China
hired a large number of Soviet experts coming to China to assis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a． This
paper takes the water transport indust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mainly through archives，supplemented
by oral materials and other materials，to reveal the influence of Soviet experts on the new Chinese water
transport industry． Their influences covered all areas of the water transport industry，from planning system
to specific port construction，labor management，and personnel trai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Soviet U-
nion can be seen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echnical equipment and the creation and opera-
tion of new systems．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ater transport construction． The influence of Soviet experts spread across many industries． They not only
shared advanced experiences at micro level such as technique，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but also
provided specific guidance at macro level in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and long－term personnel training．
Key Words: Port and Waterway Industry; Soviet Expert; Soviet Union Assistance; the beginning of New
China; Econom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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